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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政王洛索瑪‧塞隆當下就知道他被人出賣了。「喔，莉雅德倫。」
他喃喃道。「希望你今天過得很愉快。」

在哈拉希爾的小屋等他的，並不是莉雅德倫女士。而是其他
人。洛索瑪啞然失笑。「邀請我來跟你喝酒，你卻派了一個阿曼
尼將軍來。本想喝酒，居然變成一場外交談判。」

站在洛索瑪附近的哈拉希爾守衛只是咕噥了一聲，沒有多做回
應。「嗯？喔，很好，守衛，繼續保持下去。」洛索瑪諷刺道。
「Shorel’aran（再會）。」

那位阿曼尼將軍抬起頭來，在旅店溫暖的燈光下，他的獠牙映
照出銳利的剪影。當他看見洛索瑪時，他抬起下巴，垂下眉毛。
喔，洛索瑪以前就看過這個表情了，不是嗎？在無數阿曼尼食人
妖臉上，見過無數次，就在箭矢飛出、刀劍相交、鮮血四濺的前
一刻。「喔不。是活生生的攝政王。」那個食人妖道。「這不可
能是巧合。我又被你們的人給騙了嗎？」

「我們兩個都一樣，不知不覺被人設計了。罪魁禍首就是某個
聖騎士。」洛索瑪佯裝惱怒。他打算直接離開，跟一個阿曼尼食

第一部分 – 斟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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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妖有什麼好聊的？尤其是今天。但那樣相當於在敵人面前落荒
而逃。我不可能接受這種事。莉雅德倫一定早就料中我的想法。
「我們兩個真的是同病相憐。莉雅德倫女士也邀你在高峰會後一
起喝酒嗎？」

那個食人妖嘆了口氣。「她承諾展開雙方外交。結果卻帶來這
個酒壺。」他用手指了指酒壺。酒壺在桌上搖晃，裡面的液體也
跟著滉漾。「但是我們沒有喝酒的杯子。然後她就說她會去找幾
個杯子。」他看著洛索瑪的雙手。面露嗤笑。「結果你來了。帶
著兩個杯子。還不是三個。這表示她不來了嗎？」

「她何必來？她的任務已經結束了。嚴禁在哈拉尼爾的地盤上
動武。所以，現在阿曼尼和辛多雷必須坐下來好好談。」洛索瑪
回覆道。他指了指那個酒壺。「這裡面到底裝了什麼？這個酒壺
看起來一點都不…呃…乾淨。」

「不知道。先開再說。」食人妖從腰帶抽出一把小刀，俐落地
刺入軟木塞，啵地一聲撬開它。他嗅了嗅軟木塞，露出奇怪的表
情。「不管這是什麼…絕對不是給活物喝的。我們來試試吧。」

戰書已下，規則也一清二楚。「樂意奉陪。」洛索瑪坐了下
來，拿出一個杯子。食人妖拿起酒壺，在杯中斟滿酒，輕輕推
回，示意拿出另一個杯子。

兩個杯子都裝滿酒後，食人妖拿起自己的杯子。「敬被騙的
人。乾杯。」洛索瑪稍微拿起自己的杯子。「敬喝了不死。」

兩個人一陣遲疑，看到彼此的遲疑，然後幾乎是同時大喝幾
口。花了好幾秒他們才重新控制住自己的臉部表情。他們差一點
就能壓抑咳嗽的本能。差一點。洛索瑪稍微清了清喉嚨。「這味
道…得花點時間才能適應。相當苦澀。」

「就像在舔爛掉的松果。」食人妖同意道。「我是托倫多。酋
長祖爾賈拉的戰爭顧問。而你，我早有耳聞。洛索瑪‧塞隆，攝
政王，金光閃閃的血精靈領袖。」他對自己的笑話發笑，掩飾再
次襲來的咳嗽感。

「很精闢。」洛索瑪用在銀月城盛會和部落議會開會時才會用
到的超客套語氣表示。「但我總覺得我們不是第一次見面。無庸
置疑，那不是一次愉快的碰面。」托倫多笑了一下，隨後又喝了
一口酒。臉部不禁微微扭曲。「你的聖騎士朋友。她以為我們到
底要喝得多醉，才能成為朋友？」

「奎爾薩拉斯與祖阿曼言歸於好。」洛索瑪忍不住輕笑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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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麼天真。你知道你的族人對她父母做了什麼，對吧？」
「血腥的一天。」托倫多黯然道。「那樣的仇恨都能放下，令

人佩服。」他的口氣輕鬆了一些。「我敬佩她。祖爾賈拉也是。
不會滿口謊言的血精靈，真的是少之又少。但她今天似乎也破戒
了。」

「她的確是個比我更好的人。」洛索瑪清楚聽懂托倫多的侮
辱。托倫多再次舉起杯子。「讓我們敬比你更好的人。」他開口
道。「以及他們讓人敬佩的一切。」

「Sinu a’manore（幸會）。」洛索瑪道。他一口氣喝光酒。銀月
城宮廷的訓練讓他學會在言語交鋒時先慢慢試探。這是一次令人
愉悅的節奏轉換。「也許她是期待酒壺的酒在午夜被喝光，然後
在日出時達成雙方互助的協議。」

食人妖喝光杯中的酒。「啊，是啊。哈拉尼爾揭露的驚天大秘
密：系出同源。精靈和食人妖不分彼此，大家都是兄弟姊妹，兄
弟鬩牆是多麼可笑的一件事。」托倫多再次斟滿酒。「是我太失
禮了。哈嘉爾的演說非常精采。」

「確實如此。」洛索瑪同意道。「但祖爾詹似乎不這麼認為。
他究竟會即時醒悟，還是會因為自己的幼稚，讓更多阿曼尼失去
生命呢？」

「只能靜觀其變了。」托倫多淡淡道。「他不像懦夫一樣，掩
藏和否定自己的憤怒。」

洛索瑪終於反脣相譏。「我想，只有那些無禮的人，才會把禮
貌的行為當成懦弱。」 

「同意。」托倫多看著洛索瑪的眼睛，語氣冰冷道。「來吧，
讓我再幫你斟滿。」酒液從酒壺汩汩流出。「你們有件事一直讓
我很敬佩：永遠在自己騙自己。清洗手上的鮮血，清除指縫的沙
土，把街道掃得一塵不染，然後出席宴會，履行職責。」托倫多
面帶微笑，吐露出詛咒般的話語。「一群人乾乾淨淨地站著，假
裝自己清清白白。將其稱為禮貌。輕薄的假面，可不是人人都能
戴上。」

「喔。你聽起來很羨慕。」洛索瑪讓每個字的發音都精準無
比。「告訴我，要是祖爾賈拉要你做出新的暴行，你會猶豫嗎？
她一定從她祖父身上學了不少。上次看到阿曼尼突擊隊用有創意
的方式玩弄無辜者的屍體，已經很久以前的事了。也許她會回歸
熟悉的傳統：召喚某個我們族人不得不再次平息的古老禍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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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索瑪的聲音透露出些許同情。「或者她會找到新的方式，向我
表達她對禮貌的看法。」他拿起杯子，長飲一口。「嗯。我開始
懂得品味這種酒了。」

托倫多只是回看了攝政王一眼。「有個暴行我印象深刻。」他
平淡道。「那次抓到一小群博學者。還有幾個高階遊俠。」

食人妖繼續道。「那時候，酋長總是想要親自處置奎爾多雷的
重要人物，回報他們對他的熱情招待。他可是一直耿耿於懷。失
去的手臂。失去的眼睛。有些人卻把這種待遇稱為…失禮。」 

「你人就在現場。」洛索瑪不禁脫口而出。「在我的同胞慘遭
屠殺的時候，在祖爾金用我的血彩繪自己的時候。」 

托倫多只是對他微笑。「說得沒錯，攝政王。我們不是第一次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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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 乾杯

這是一場戰爭。同樣的逞凶鬥狠，同樣想致人於死。只不過這場
仗的打法是脣槍舌劍。他們兩個都知道這點。

「對，攝政王，你被抓的那天，我就在現場。」比起那些笑
聲，鎮定的回應對洛索瑪反而更具殺傷力。「祖爾金太過自我陶
醉。讓你逃走了。還害我兄弟在那天丟了性命。不過我不曾因此
恨過他。在你跟他狹路相逢之前，我們的戰火早就把他的靈魂燒
成灰了。」托倫多拿起杯子，靠近嘴脣。

洛索瑪幾乎聽不進半個字。他喝光杯中的酒，又自己斟了一
杯，用哈拉尼爾烈酒的熱意對抗過往回憶的冰冷。「對。我的確
見過你。」

「我就知道你遲早會想起來。」托倫多開口道。
「是在另一天。」洛索瑪重拾理智。恢復了自制。也恢復了洞

察。「是在數十年前。」
「精靈的壽命比我長多了。」托倫多表示。「數十年前的話，

那時我還只是個孩子。」
「沒錯。」洛索瑪道。他等到托倫多開始再次自己斟酒。「一

個阿曼尼小孩，在…好像是贊塔曼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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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尼爾的酒從杯緣濺出，這次輪到托倫多震驚了。「現在告
訴我，托倫多。」洛索瑪道。「在你被任命為將軍之前，在他們
用斑白稱呼你之前，你是在哪個村莊長大？」

托倫多一直是第一個發動攻勢的人。洛索瑪現在想反將他一
軍。搶回主導權。他的第一波反擊似乎奏效了。

「有什麼問題嗎？」洛索瑪問道。「你看起來很苦惱。你住
在哪個村莊？也許那是錯誤的問題。如果村莊在你小時候就被毀
了，你就必須在許多村莊中避難。」

「你真是個精明的精靈。」托倫多開口道。聽起來像是恭維。
但也可能是最大的侮辱。「沒錯，我是在贊塔曼尼村長大。就像
很多阿曼尼小孩一樣。當中的很多人都經歷過高等精靈的以禮相
待。那不意味著你曾在那裡見過我。」

「見過你？不，我不記得有這件事。那已經是六十年前的事。」
洛索瑪計算道。「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我們為什麼去那個村莊。
那些被掛在貨車上的屍體。平民的屍體。孩童的屍體。就算對阿
曼尼而言，也是喪盡天良。如果是對士兵這麼做，我們會憤怒不
已。但是用這種手段對付平民？只會引來我們的注意。以及遊俠
將軍黎芮莎‧風行者的注意。」

托倫多不發一語，卻不斷眨眼。他審視著洛索瑪，又灌了一口
酒。

洛索瑪繼續道。「銀月城的一些人認為她對阿曼尼太手軟。這
都是因為她認為凡事都要符合比例原則。知道我們接下來幾天的
行動嗎？」他輕笑幾聲。「它讓批評聲浪平息了很多年。幸好，
追蹤劫掠者並不困難。一群外行人，但也只有外行人，才會做出
這種令人髮指的事。」

洛索瑪拿起杯子，喝下更多哈拉尼爾烈酒。他與阿曼尼食人妖
交手過太多次，很多事他根本都記不清。

但這次是例外。
「我們跟蹤他們來到你的 村莊。當時正在慶祝他們偉大的勝

利。車隊中一定有一整車的美酒。我們看著他們徹夜狂歡。一個
又一個喝得酩酊大醉。日出時，我們直接走進村莊。」洛索瑪拿
起酒壺，為托倫多倒酒，瞬也不瞬地盯著他的眼睛。「那是不是
你的村莊？」

「是。」托倫多毫不避諱地說。
「就像我說的，我不記得你。但我認得你的特徵。不是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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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洛索瑪假裝細看托倫多的面容。「你的家族中有誰加入
那支突擊隊？你父親？還是你堂兄？」

「一個叔叔。」托倫多表示。
「嗯…他的眉毛、身材都跟你一樣。」洛索瑪興味盎然。
「但他不像你有勇有謀。更像是個可憐蟲。令人失望的是，我

們不費吹灰之力就將整群人一網打盡。他們甚至還有一箱我們的
刀劍，卻醉到提不起劍。我們得透過其他方式發洩。你一定能理
解吧。」

「很能理解。」托倫多開口道。
「你還記得我們怎麼處決他們嗎？」洛索瑪狠狠灌了一大口

酒。舌尖充滿苦澀的鐵鏽味，嚐起來就像血一樣。「我們如何讓
他們對貨車上的無辜民眾的遭遇感同身受呢？」

「很難忘記。」托倫多說。「那是很慘烈的景象。不過，就像
你說的，只有外行人，才會做出這種令人髮指的事。」

「你的村莊庇護了這些劊子手。」洛索瑪道。「自然得付出代
價。」

「我們的鐵匠沒庇護任何人。」托倫多回道。「他只是在你殺
死他伴侶時大聲哭喊。你們的其中一人則讓他再也無法哭喊。另
外，你還記得親手放火燒掉的茅草屋嗎？裡面不是空的。」

「嗯。戰爭還真是殘酷。」洛索瑪假惺惺道。 
「我也不記得你。我那時候才三、四歲。」托倫多的語氣不帶

一絲憤怒或激動。單純是在回憶往事。「你們看起來就像邪靈。
在刀光劍影中，一個又一個手無寸鐵的阿曼尼倒下。你們，所向
無敵。我們，孤立無援。」

「那表示我們很稱職。」
「太稱職了。」托倫多同意道。「倖存者倉皇逃跑。逃向阿

曼尼札村。然後，長大成人的倖存者紛紛集結在督軍旗下，因為
他向我們保證，你們每一個人都會血債血償。你也的確付出了代
價。」食人妖又淺嚐了一口酒。「就像你說的…戰爭還真是殘
酷。」

「這場戰爭似乎終於即將落幕。」洛索瑪唐突道。「你們的領
導者最近好像特別急切。我從沒想過你們會低下頭來，向我們求
助。」

「低頭？」托倫多意味深長地重複道。「酋長祖爾賈拉從未要
求任何事。是莉雅德倫自願幫忙，就像其他人一樣，協助打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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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共同的敵人。」食人妖低聲笑著，肩膀微微顫動。「你看起來
不是很開心。暮光之刃幾乎做到你永遠做不到的事。你要做的就
是旁觀。就像我們旁觀著天譴軍團把你的王國從中切開，殘殺你
的…」

洛索瑪一拳打在托倫多獠牙正上方的顴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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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 糟粕

他完全不假思索，直接就動手了。
腳步聲、喝斥聲隨後傳來。是哈拉尼爾的守衛。托倫多嘆了口

氣。聲音中帶著愉悅和滿足。「守衛，別緊張。我沒事。」
洛索瑪感到倍受屈辱。他居然因別人的言語刺激而失控。  

「我…對於破壞我們之間的休戰協議，我深感抱歉。我保證在這裡
的時候，絕不會再發生這種事。」

片刻後，守衛放開了洛索瑪，不過還是在旁戒備。很顯然他們
不會讓他再次動粗。

托倫多輕輕地揉了揉他的臉頰。那裡已經出現瘀青。「也許，
最好是由其他人來結束我們之間的戰爭。我們雙方都沒有獲勝的
資格。」

洛索瑪點頭同意。「酒還沒喝完。來，讓我幫你倒酒。」酒壺
變得越來越輕。不過還是足夠為兩人各斟滿一杯，而且還剩下一
點。
「不必道歉。」托倫多表示。「別為你不後悔的事道歉。」
「但我的確很重視禮節。即使是面對我的敵人。」洛索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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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終究只是在自己騙自己。」食人妖回道。「騙到連自己都
信了。」

洛索瑪惱怒地嘆了口氣。「相信什麼？」
「相信我的村莊庇護了劊子手。相信你處決的阿曼尼醉漢是野

蠻人。」托倫多道。「你們真的認為自己的手很乾淨，不是嗎？」
洛索瑪‧塞隆覺得很疲累。這場戰鬥漸漸變得不再有趣。
在多數情況下，他會掉頭而去。但他罔顧榮譽打了托倫多一拳。

他違背了待人處事的規矩。只好自我懲罰似的繼續待著。
「所以，你的村莊受到無妄之災。」洛索瑪斷然道。「村民都

是安居樂業的工匠、農夫和鐵匠，別無其他？真希望你能提出比
空話更有說服力的證據。」

托倫多對攝政王露出燦爛又悲傷的微笑。「喔，我們有戰士。
我叔叔就是其中之一。他們曾經燒了一支商隊。上級告訴你的單
薄說辭，你真的信嗎？你是遊俠。我以為你分得清真話和謊話。」
「你最好有本事說服我，貨車上的屍體根本不存在。」洛索瑪

道。「他們沒有血流成河。」
「那當然是真的。貨車上那堆附魔精靈武器也是真的。」托倫多

表示。「哪支平民商隊能帶著那些東西？你真的從沒質疑過你聽
到的說辭嗎？」
「裡面有孩童的屍體。」洛索瑪道，聲音卻不像他預期的那麼

平穩。裡面有孩童。而且那個村莊裡面有精靈武器。我為什麼沒…
？
「同行的遠行者。假扮成平民。他們的戰鬥方式非常容易辨認。

你認為那些突擊隊員那天晚上為什麼要喝得那麼醉？我叔叔非常
重視榮耀。他需要把那幅景象從心中抹除。他們正在爭辯，你們
是怎麼瘋到做出這種事。」托倫多揉揉他瘀青的臉頰，又喝了一
口酒。「是怎樣的心理狀態，才會想到把孩子當成盾牌？」
「就我所知，某個督軍做過這種事。」洛索瑪的聲音顯得很空

洞。
「沒錯，祖爾金以暴制暴。」
「而你自豪地與他為伍。」
托倫多用驚訝的眼神看著洛索瑪。「你怎麼會不懂呢？明明比

我多活了好幾百年，往後還有好幾百年的壽命，你還是認為我們
任一方應該自豪地回顧這場戰爭嗎？」

洛索瑪不發一語，只是又喝了一口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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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你的遊俠將軍知道遠行者假扮成平民的事。或許那只是
某些戰場領導者的獨斷獨行，而且當天就死在我們手中。但是，
因為死去的那些孩子，你需要我們變成野蠻人。要是那天的悲劇
完全是自食惡果，士氣必定大受打擊。祖爾金最喜歡這種哀兵之
計。無辜者灑落的每一滴血，都會讓我們族人的怒火越燒越烈。
這股怒火讓我和其他人出現在風行者村。展開另一場大屠殺。那
種事有什麼好自豪的？」

托倫多閉上雙眼，露出苦笑。「我應該感到羞恥嗎？我從未質
疑自己做的事。就像你…我自然不可能阻止得了他。」
「所以，你現在成為永遠沒機會為自己選擇的將軍。」洛索瑪狐

疑道。「真有意思。你剛剛不是還在說我們是在自己騙自己嗎？」
「這不是很簡單嗎？」托倫多的語氣十分懇切，充滿誠意。

「這場戰爭早在我們出生前就已經開打。我們生活在世代相傳的仇
恨中。我們看到敵人就殺，我們的同伴也被敵人殺。既感到恐懼，
卻又一度熱衷。我們為其而死，或是學會與之共存。難道我們還
有其他選擇嗎？」

托倫多仔細看著他的杯子。「時至今日，追究我們為何而戰還
有意義嗎？為了領土，為了世世代代的恩怨，或只是出於習慣？
我們都身陷其中。找不到掙脫的辦法。也不想掙脫。」阿曼尼將
軍疲憊地笑了笑。
「我為這場戰爭而生。」托倫多繼續道。「不管我們的和談是

成是敗，我身為戰士的歲月終究會結束。無論如何，我都不會活
太久。」他對洛索瑪露出勝利的微笑。「那樣看來，時間對你們一
族很殘酷。我就算打了一生的仗，終究只是你們人生中的一小段。
那就是永恆的感覺嗎？那份尊嚴究竟可以延續多久？」

洛索瑪陷入漫長的沉默。「告訴我真話。你以前的村莊。住的
都是平凡的戰士，而不是嗜血怪物？」
「一個小孩的記憶怎麼可能靠得住？」托倫多故弄玄虛地表示。

「我們有四處巡邏的戰士。如果他們蓄意屠殺無辜者，那絕對是第
一次。我知道的只有這些。」

托倫多面露同情。「告訴莉雅德倫女士，我很高興她騙了我。
這次對話是難得的禮物，但我必須離開了。我的族人正面臨滅族
之禍，凶手可能是你們，或是其他人。」
「或許是吧。」洛索瑪道。「希望你得到應得的結果。」
已經走遠的托倫多大笑。「多麼可怕的詛咒。那我也以怨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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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希望你得到所追求的永恆。」
隨後大步離開。
洛索瑪一人獨坐，看著空蕩蕩的小屋。永恆一詞以他不喜歡的

方式縈繞在他心中。最後一口酒的苦澀殘留在舌尖上。
「多麼可怕的詛咒。」他輕聲同意道。








